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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源氏物语》是被誉为“大和民族之魂”的紫式部所写，是日本最著名的作品。小说的主要内容以宫廷内部四代人的悲剧性爱情为主要线索而展开，该部描写宫廷贵族恋情的小说在日本也被认为是后世“浮世物语”即“好色物语”的始祖。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千年来的经典之作，最感动世人的仍在于其精神内核——“物哀”。紫式部以女子极其细腻的感受，给这幕爱情悲剧笼罩上忧愁的氛围，使人物内心的悲哀与外部环境的凄凉产生共鸣，生发出人性因世俗的“无常”而特有的凄楚。

本文将分为五部份来阐释《源氏物语》的“物哀”特征。第一部分简述该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结合小说的细节，呈现作者是如何将“物哀”情感挥发的淋漓尽致；第三部分将故事情节与小说写作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紫式部的生平联系起来，解释“物哀”主题生成的现实土壤及作者追求的“彼岸净土”理想；第四部分讲述这部小说的“物哀”手法与日本社会的审美趋向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总结该部小说“物哀”特征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悲剧情恋情    物哀    彼岸净土

《源氏物语》全书54回，一百余万字，展示了平安时代日本贵族社会的情景，历经三朝四代，70余年，因而也被称为“长河小说”，这部小说被世人广为称赞，不仅是因为作者紫式部的惊人才华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达到了同时代的巅峰——其小说观几乎“进化”到了现代人的观点，还因为它深邃、永恒，具有多种主题，在不同时代生发出无穷意义——内含的无限阐释可能性。然而，它作为日本最感动读者的小说之一，其主要因素是其“物哀”手法的娴熟使用，将内心情感与创作手法完美结合，使读者深陷小说情节与情绪中不能自拔。

一、小说情节概要

作品中塑造的贵族公子源氏这一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紫式部将他设计成为平安时期贵族的理想人物，外貌俊秀，性格温善，多情多爱。以他为核心，紫式部展开了宫廷内四代人如同“多声部交响乐”般的爱情悲剧：“桐壶天皇将‘三千宠爱’独予以更衣，更衣病逝，桐壶天皇陷入失落哀绝中无心于朝政，而皇后藤壶则受其冷落而郁郁寡欢，致使与子辈的源氏私通而生下一子，一生在自我谴责中度过；源氏的妻子葵姬、三公主被父辈作为‘政治交易品’嫁给源氏，源氏不爱葵姬，三公主与他人私通而生下一子，源氏所爱的紫姬与藤壶，病逝或遁入空门；到了第三代柏木，爱三公主却不得；第四代薰君钟情于大女子公，而大女子公却不愿成亲。

故事的结局，是源氏隐遁而去，藤壶王妃、三公主、空蝉等遁入空门，紫姬病逝，柏木郁郁而死，葵姬病亡，夕顔暴死荒野，六条妃子精神失常，浮舟投江。

二、“物哀”手法与“物哀”主题

整部作品生动的讲述了缠绵纠结的爱情故事，虽然置于政治氛围极浓的宫廷中，但用紫式部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无意于政治和时代，更进一步表现出的是无意于恋情的道德行为，尽管小说中主人公的“任情而动”使得许多女子陷入哀愁之中，并都以不如意的结果而终场，但是作者丝毫没有用道德的标准指责源氏，而是用主人公的情之深与悲之切将遭逢的各路女子纠结成一曲“哀歌”，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俗世间的男女恋情而得到升华，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更加的突出了“哀”的主题。而在小说的大部分，哀的主题更多是由“物哀”这一手法表现出来的。

整部小说里渗透出来的，是浓浓的哀愁之情，除了用主人公的口直接表述，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物哀”。小说中情感之所以让人受到感染，是因为这种表现“哀”情的“物”，是永恒存在的。这种感情经验通过恒在之物保存在了人类（尤其是在以象形思维能力著称的东方国家里，更容易通过大自然的万象景观与内心情感丝丝贴切产生契合）的生活经验里，即使过了近十个世纪，它仍然唤起“共鸣”。

日本学者本居宣长在《日本文学史》里说：“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这种“一切不能如意的事”，在《源氏物语》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紫式部用细致的笔触，表现人在外部环境的感染下触动生发的心中悲苦之情。

灵魂人物源氏处在人生最低谷——被流放至须磨时，人物所处环境便起了相应的变化：寒冽秋风、惊涛骇浪、冷月、冬雪。作者以"秋"为章节开端，又以"秋"为收尾，文中多次提到秋风、秋色、秋阴、秋夜，给人一种凄凉，含意颇深。源氏的悲凉心境被景物烘衬得越发沉重：“须磨浦风吹来的波涛声，夜夜近在耳边，凄凉无比”，“但闻四面秋风猛厉，那波涛声越来越高，仿佛就在枕边。眼泪不知不觉得涌出，几乎教枕头浮了起来”。既烘托了源氏凄凉失意的心情，又象征着他命运的可悲。而桐壶天皇在失去最宠爱的更衣后，“深秋有一天黄昏，朔风乍起，顿感寒风侵肤。皇上追思往事，倍觉伤心。”

此类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景物描写如诗如画，跟随人物的情感波折而呈现出来，进一步引起人物感情波动，可谓是情景交融，天人化一。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用“物哀”的手法体现，与之纠结的其它人物都是采用了这一手法，例如夕颜的暴亡时，“时候已过夜半，风渐渐紧起来。茂密的松林发出凄惨的啸声，怪鸟发出枯嘎的叫声。”而正是这一手法的普遍使用，使整部小说每丝每毫都渗透了“哀”，景之“物”哀与人之“情”哀。

《源氏物语》中所有精心描写的情物都是与人物情绪密切相关的，景物随心所动，触景生情，真情流露，感悟生情。这时候因“物”而自然涌出的感情，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怖，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

三、“彼岸净土”的理想

在作者紫式部的小说观乃至世界观里，“因果报因”（或名“罪与罚”）以及向往“彼岩净土”的理想，通过小说中各路人马悲剧性恋情及沉重后果展现了出来。这与当时日本平安朝时代贵族普遍信奉佛教有关，紫式部的身份也是属于贵族一员，她思想中的“因果报应”与“人生无常”思想通过小说主人公坎坷的一生充分的体现了出来。例如主人公源氏与父亲宠妃私通留下一子，而他自己的妻室三公主却与源氏的子辈柏木相爱诞下一子，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前者是源氏在犯罪，后者即成了源氏所受到的惩罚。源氏说“我一生犯了许多可怕的罪孽，这大约是报应吧。”

在本节中所涉及到的“彼岸净土”理想，实际上正是由于佛教思想里所传颂的“今世修行”换“来世净土”的影响，正是基于此，紫式部由此而生的对现世“秽土”的厌恶，从《源氏物语》中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源氏、三公主、藤壶王妃、朱雀帝等都纷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能够非常深刻地体现出来。对彼岸净土的向往，对红尘无常的厌倦，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人物命运上，更大量表现在了述“哀”之“物”上。

关于“物哀”在小说中的体现，在上节已有较详阐述，此处不予累赘。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物哀”手法在小说人物命运的曲折坎坷里密集的分布着，作者这么用心良苦的安排故事进展的情节，尤其是作者明显的对主人公源氏的同情和对其个人魅力的完美塑造，更显现出作者要强调的是世事的“无常”，而非人之“命运弄人”大抵指此。《源氏物语》里，有侈奢盛大的廷宴会，也有凄惨的流放生活，有封官进爵的喜庆时刻，也有情场失意的苦闷，但无论是哪种场景之下，都表达出一种人生的哀伤。即使是在源氏时来运转，荣华富贵达于绝顶之时，源氏还是因世事无常而难以畅怀：“我在当代，荣华已属过分，全靠中间惨遭灾祸，沦落多时，帮得长生至今，今后倘再留恋高位，难保寿命不永。”整个作品是完全笼罩在哀怨的悲剧气氛下的。

由此可见，在这部充满浓郁悲哀氛围的小说里，“物哀”之于现世，正如“净土之喜悦”于彼岸。越是强调彼岸的“洁净”，越是会浓墨现世之悲苦。

四、《源氏物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西方文学更加富有哲理化，东方文学更具有切入浪漫主义的天赋。日本文学就像日本文字的平假名一样弯弯绕绕，柔弱，给人以溪水流淌般轻缓柔美的美感。不明朗更不尖锐。这不能不说是《源氏物语》这一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和日本同一时期的平家物语的没有冷静客观、主观感情色彩极淡的写作手法相比，《源氏物语》的“物哀”这一写作手法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优雅，娴静的感受，而非阴暗负面。

当然，作为一部伟大的著作，《源氏物语》的丰采不仅仅局限于“物哀”这一点写作技巧上，它丰富的内涵、生动真切的人物、高超的艺术技巧、对同时代日本社会思想潮流的隐形书写等各个方面，尤其是被后人盛赞的“出色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描写”，成为日本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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